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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子及其杂家思想

（一）

尸子，名尸佼，战国时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猿怨园年至前 猿猿园
年间。由于留传下来的史料极少，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及著述详

情知之甚微，所以现今研究起来颇感困难。

关于尸子其人和其书，可从两方面看：一是考察尸子生平，二

是据《尸子》中文字来讨论其学术思想。先谈其人，据刘向《别录》

云：“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

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

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

言。卒，因葬蜀。”可说是最早关于尸子的文字。班固《汉书·艺文

志》杂家《尸子》条有自注云：“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

佼逃入蜀。”刘向、班固，距战国时代都不算遥远，但这两位两汉时

代的大史学家与大校勘家述及尸子生平事迹及著作也只是三言

两语而已。就在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颇为详细

地记载了商鞅的生平事迹，但根本没述及尸子，所以对研究尸子

来说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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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尸子的籍贯问题，他的籍贯存有三说：一

说晋国人，二说鲁国人，三说楚国人，但不管何种都难考其详，亦

无从确定。一般说这个问题不很重要，重要的应该是他在秦国参

与了“商鞅变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当可以商鞅来反证尸子

的政治活动，通过商鞅来认识尸子的政治面貌。

尸子在秦国生活过，他是商鞅的志同道合者，还参与其变法，

这是可以肯定的。大家知道，“商鞅变法”对秦国起了极大的作

用，使秦国富国强兵。商鞅为秦国谋图霸业的努力，必有尸子参

与其中。刘向《别录》明白地说：“（尸子）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

客也。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可知

商鞅与尸子的关系确是十分特殊的，那个具有划时代进步意义的

“商鞅变法”，可以说就是商鞅与尸子在政治上共同合作的成果。

公元前猿猿愿年，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继位，公子虔等人诬告商
鞅“谋反”，商鞅惨遭车裂之酷刑。尸子因惧怕受累，秘密地逃亡

入蜀地，大概就在川蜀终老一生了。尸子对于川蜀地方文化定有

促进作用。据刘向说：“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我们推

测，或许尸子就在此时于川蜀撰写《尸子》一书，并且开课讲学，传

播他的思想学说。关于尸子其人的生平也只能知道这些。

《尸子》一书至隋唐，亡佚多篇，《隋书·经籍志》云：“其九篇

亡，魏黄初中续。”可见三国前《尸子》已经亡佚九篇，只余十一篇。

曹魏黄初中有人加以续补，于是到初唐时期的魏徵手里又有了十

三篇，其《群书治要》即加以载录，流传至今。

明清时代关于《尸子》的辑本主要有八种，明代为陶宗仪与归

有光两辑本。陶宗仪辑本《尸子》载于《说郛》卷六《读子随识》内，

但此书不注出处；归有光辑本《尸子》载于《诸子汇函》卷九中，归

氏辑本中有“止楚师”、“君治”等篇目，据汪继培判断，这些篇目只

是“联缀群书，虚造名目，不足据”。清代辑佚《尸子》有惠栋、任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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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孙志祖、孙星衍、汪继培五家，具体是：惠栋辑、任兆麟补遗的

《尸子》三卷、《附录》一卷，均载于《心斋十种》内；孙志祖辑《尸子

逸文》，载在《读书脞录》卷四；孙星衍先辑《尸子》一卷，有清嘉庆

九年岱南阁刻本，后辑《尸子》二卷，载于《问经堂丛书》、《百子全

书·法家类》、《四部备要·子部·周秦诸子》之内；任兆麟辑《尸子》

一卷，载于《述记》内；汪继培辑《尸子》二卷、《存疑》一卷，载于《湖

海楼丛书》、《二十二子》、《二十五子汇函》、《子书二十八种》、《子

书四十八种》内。从现存明清诸辑本的质量来看，汪氏辑本较其

他辑本为优。因为汪氏以唐代魏徵的《群书治要》内的《尸子》十

三篇为主体，再查核、校勘明代的陶氏、归氏辑本和清代的惠、任、

孙氏之辑本，汪氏纠拾遗谬、是正文字，得《尸子》上下两卷，上卷

列有十三篇，下卷为散见诸书的逸文，而上下卷都详细注明出处。

汪氏辑本为最佳本之理由由此而见。

本书原文采用汪氏辑本，本人只做文字注释与试译现代汉语

的工作，其中肯定存有不少错误与疏漏，为此恳请读者斧正。

（二）

现在拟对尸子的思想作一番探讨。从《尸子》书中的内容看，

他的思想基本上可说是属于杂家的。

从先秦起至西汉，杂家学派绵延不绝，当产生过众多著作，在

《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指出杂家学派的特征为：“杂家者流，盖出

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

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他列出杂家的著作

有：员援《杂家言》一篇，圆援《推杂书》八十七篇，猿援《解子簿书》三十五
篇，源援《臣说》三篇，缘援《博士臣贤对》一篇，远援《荆轲论》五篇，苑援《伯
象先生》一篇，愿援《东方朔》二十篇，怨援《淮南外》三十三篇，员园援《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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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内》二十一篇，员员援《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员圆援《尸子》二十篇。这
些著作除《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以外，其余所有著

作都已亡佚。如此多的著作荡然无存实令人遗憾。

《尸子》一书的内容特点为“兼儒墨，合名法”，而杂家之“杂”

并非糅杂拼凑之意，而是择各家之所长，是一种新型的学术思想。

我们应将《尸子》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结合起来，加以

综合分析。《尸子》书内有儒、道、名、法诸家思想，我们按其原意，

首先谈及其中的儒家思想。儒家创始于孔子，其学说影响极大，

波及整个中华文化。儒家提倡教育，孔子在其《论语》中有很多涉

及教育的论述，指出了教育对人的裨益，教育的作用及意义等。

汪继培辑本《尸子》第一篇《劝学》里即谈到教育问题，指出“学不

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是故，子路，卞之野人，

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

士。夫学，譬之犹砺也⋯⋯夫学，身之砺砥也”。在此尸子强调学

习不是一路顺风的，而是非常艰难、千辛万苦的事。一个人欲取

得一定的学习成绩，必须经历学习过程中的千锤百炼才能获得。

所以尸子强调，经过学习磨炼之后的人才能发挥才干，方可成才。

这里，尤其重要的是，他指出孔子通过辛苦的教育，把原来出身微

贱、素质颇低的颜涿聚，颛孙师诸人，都培养成大才。可见他十分

赞同儒家的教育观。

《尸子》记载的儒家学说涉及了一些基本概念：仁、恕、忠义、

信义等。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对尸子有很大的影响，尸子

把它融纳在自己的杂家体系之中。如《尸子·仁意》：“仁者之于善

也，无择也，无恶也，惟善之所在。尧问于舜曰：‘何事？’舜曰：‘事

天。’问：‘何任？’曰：‘任地。’问：‘何务？’曰：‘务人。’”《尸子·四

仪》“行有四仪：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

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是故志不忘仁，则中能宽裕；智不忘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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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则动无废功；口不忘信，则言若符节。”他肯

定仁、义、忠、信，这四条儒家道德规范之重要性，非常尊重它们的

现实意义，认为它们是当时生活中的指南。

尸子在其《治天下》中阐释了自己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杂家对

仁之新诠释，具有一定的新意，其文云：“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

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度量通，则财足矣；用贤，则

多功矣；无私，百智之宗也；忠爱，父母之行也。”我们以尸子的忠

爱、无私、用贤、度量来观察尸子不同于孔子的地方，便能清楚地

区分出尸子自己的学术性格。

“恕”是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心，是仁的实施方法或手段。尸子

同样肯定了“恕”的伦理价值，其《恕》篇云：“恕者，以身为度者也，

己所不欲，毋加诸人。恶诸人，则去诸己，欲诸人，则求诸己，此恕

也。”“己所不欲，毋加诸人”，这同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

想正是一脉相承的，它集中表达了“恕”就是以人的自身作为法度

或准则，来阐释道义的。

《论语·里仁》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者，天理之

所宜”。《礼记·中庸》中有“义者，宜也”。《孟子·离娄上》中有

“义，人之正路也”。这些儒家经典文献中有关“义”的阐释、表述，

概括地说，表明“义”就是指人的行为活动符合伦理法则与规范，

或者即行为活动与伦理道德准则的统一。而尸子强调“义”的社

会效应，指出“义”是融于实践活动之中的，其文云：“农夫之耨，去

害苗者也；贤者之治，去害义者也。虑之无益于义而虑之，此心之

秽也；道之无益于义而道之，此言之秽也；为之无益于义而为之，

此行之秽也。虑中义则智为上，言中义则言为师，事中义则行为

法。”如此，我们可以肯定，尸子对“义”十分重视。

尸子吸收了儒家学派的学说，这是显然而见的，然而他不仅

于此，还提出了“心论”，这点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尸子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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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心论”，指出心的作用及实践功能，云：“目之所美，心以为不

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不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

为不义，弗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

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

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

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贵言》）他以

“心”来整合“仁”、“义”、“忠”、“信”等行为法则，以此治国平天下。

他又云：“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邱上以视，则见其始出

也，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

也。”（《尸子·广泽》）由此可见，推崇公心、反对私心是尸子思想中

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

《尸子》一书涉及道家思想的地方有好几处，我们须逐条分

析。《尸子·贵言》云：“天地之道，莫见其所以长物而物长，莫见其

所以亡物而物亡。圣人之道亦然，其兴福也，人莫之见而福兴矣；

其除祸也，人莫之知而祸除矣。故曰神人。”尸子的这个顺应自

然、顺应运动与发展规律之思想，显然来源于道家。老子《道德

经·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

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

德经·十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

德。”《道德经·五十一章》：“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

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尸子所

云与此如出一辙。可见尸子所谓的“天地之道”，就是指成长万物

的自然之道，即自然万物的生成之道或生成规律。自然界存在物

都受“天地之道”的支配，所有的成长与衰亡都依此道（规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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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就是说，自然万物之成长是依赖于自身规律而行，而不需

人为地干预来辅助成长，这即是尸子对“道”的理解。

《尸子·分》云：“执一之道，去智与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

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

虞之盛德也。”《尸子·明堂》：“其本不美，则其枝叶茎心不得美矣，

此古今之大径也。是故圣王谨修其身，以君天下，则天道至焉，地

道稽焉，万物度焉。”“有虞之盛德”，是杂家的一种理想主义，同

儒、道、墨、法诸家相同，是把上古人文始祖当作政治理想上追求

的对象与道德的化身，使之充满神秘化的色彩。以圣人为榜样，

尸子认为谨修其身极重要，这就好像树木的枝叶与茎心一样都须

有其根本，倘根本不美，树叶与茎心也不会美，这是“古今之大径

也”。而这个“大径”就是成长与衰亡的规律，也就是“道”。

但这里我们又须指出的是，在尸子的政治哲学中也吸收了道

家的政治观，《尸子·治天下》中有：“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

功多，国治而能逸。”在老子哲学中有“功成身退，天之道”（《道德

经·第九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第十七

章》）之语。在此我们可谓尸子与老子在政治哲学上也有相近之

处。

（四）

《尸子》一书中还经常涉及名家与法家的言论和思想。首先

考察其名家思想。《尸子·分》指出：“圣王正言于朝，而四方治矣。

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核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

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复本原

始，则言若符节；良工之马易御也，圣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谓

乎！”尸子的这段文章说明了“正名”的基本意义。他认为正名审

·苑·



分，各符其表，乃是治理天下，理顺万物的根本要素。在《发蒙》中

尸子又说：“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正名去伪，事成若化。苟能

正名，天成地平。为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为人君者以用贤为功。”

这表明欲治理天下，统治人民，管理国家，就要给每个人以适当的

分工，并给各种分工以适当的名义。每个人依各自的身份与地

位，各守本分，相辅相成，而非彼此对抗，如此，国家机器就能高效

运行，正名才真正达到它的目的。其中有两层意思需强调，一是

审名分，即“正名”，二是要使既定的名分在政治生活中得到落实，

即“明分”。所以在《发蒙》中，尸子指出：“正名以御之，则尧舜之

智必尽矣；明分以示之，则桀纣之暴必止矣。贤者尽，暴者止，则

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孰

进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赏罚焉，且以观贤不肖

也。⋯⋯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

道也。于群臣之中，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治则使之，不治则□
之；忠则爱之，不忠则罪之。贤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观之，

犹白黑也。”他以“正名”、“明分”、“赏善罚暴”为实现治道的三个

环节，并且表明三者之间有逻辑联系。这是尸子对名家思想的一

种合理发挥。在此基础上，尸子提出了“明王论”。《尸子·分》：

“明王之道易行也。劳不进一步，听狱不后皋陶；食不损一味，富

民不后虞舜；乐不损一日，用兵不后武汤。书之不盈尺简，南面而

立，一言而国治，尧舜复生，弗能更也。”《尸子·发蒙》：“明君之立

也正，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分应辞，以立于

庭。⋯⋯明君不用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

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治矣。”这是将名家的“正名”、

“明分”与道家的无为而治相结合得出的理想君主标准，显示了尸

子思想的特色。

作为商鞅改革的志同道合者，尸子对变法有亲身体验。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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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会使他更加理解法家的主张及法家哲学精神的含义。法家

有一个观点即“用贤”，这对尸子的影响颇大，“用贤”一词在《尸

子》中见于《治天下》篇，其中曰：“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

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

多，国治而能逸。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贤。”所谓

“用贤”是什么意思呢？“用贤”即是说，国家行政管理人员的选择

应是择贤才录用。尸子非常重视“用贤”，他把“用贤”看作治国的

道理，认为凡是治理国家的方法都出于君王的智慧。有智慧才能

懂得怎样让贤才来治理国家，运作政治。他指出使用贤才是国家

选择政治人才的标准，倘若相反便会出现“今人尽力以学，谋事则

不借智，处行则不因贤，舍其学不用也。此其无慧也，有甚于舍舟

而涉，舍车而走者矣”（《尸子·治天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

“用贤”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尸子指出：“治天下之要⋯⋯

为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为人君者以用贤为功。为人臣者进贤，是

自为置上也。自为置上而无赏，是故不为也。进不肖者，是自为

置下也。自为置下而无罪，是故为之也。使进贤者必有赏，进不

肖者必有罪，无敢进也者，为无能之人。若此，则必多进贤矣。”

（《尸子·发蒙》）由此可见，主张进贤、用贤是尸子政治思想的要

点。这种见解在战国时代无疑是一种进步思想。

另外，尸子提倡在治国中必须坚持赏罚严明，强调明君以法

律治理国家，尽力使法律表现出它的权威。明君要运用权威与权

势，使人们绝对服从和遵守法规，如此才能真正达到安邦定国之

目的。

（五）

尸子生活在战国时代，而战国时代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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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即所谓“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转型

期。尸子的杂家思想对当时与后世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尸

子》一书兼合儒、道、名、法诸家思想于一炉，内容丰富多彩，思想

多元，独具特色，反映出战国时代的学术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上

它自应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长期以来仅存辑本，今人对它已了

解不多，希望通过这次翻译介绍，使它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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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子卷上

一、劝 学

学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①。夫

茧②，舍而不治，则腐蠹而弃③；使女工缫之④，以为美锦，

大君服而朝之。身者，茧也，舍而不治则知行腐蠹，使贤

者教之，以为世士，则天下诸侯莫敢不敬。是故，子路，卞

之野人⑤，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⑥，

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夫学，譬之犹砺也。昆吾之金⑦，

而铢父之锡⑧，使干越之工，铸之以为剑，而弗加砥砺，则

以刺不入，以击不断。磨之以砻砺，加之以黄砥，则其刺

也无前，其击也无下。自是观之，砺之与弗砺，其相去远

矣。今人皆知砺其剑，而弗知砺其身。夫学，身之砺砥

也。

夫子曰：“车，唯恐地之不坚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

有其器，则以人之难为易。夫道，以人之难为易也。”是故

曾子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咎。”然

则爱与恶，其于成孝无择也。史? 曰⑨：“君亲而近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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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以逊；貌而疏之瑏瑠，敬无怨。”然则亲与疏，其于成忠无

择也。孔子曰：“自娱于檃括之中瑏瑡，直己而不直人，以善

废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然则兴与废，其于成善无择

也。屈侯附曰：“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达之所进，

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达，其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

亲疏、废兴、穷达，皆可以成义，有其器也。

桓公之举管仲，穆公之举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国

甚僻小，身至秽污，而为政于天下也。今非比志意也，而

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论爵列：亦可以却敌服远矣瑏瑢。

农夫比粟，商贾比财，烈士比义，是故监门、逆旅、农夫、陶

人皆得与焉。爵列，私贵也；德行，公贵也。奚以知其然

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仆曰：“乘封人也，奚为

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谓良人者，良其行也；贵人者，贵

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贵其心，吾敢弗敬乎！”以

是观之，古之所谓贵，非爵列也。所谓良，非先故也。人

君贵于一国，而不达于天下；天子贵于一世，而不达于后

世。惟德行与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

也。《诗》曰瑏瑣：“蔽芾甘棠瑏瑤，勿翦勿败，召伯所憩瑏瑥。”仁

者之所息，人不敢败也。天子诸侯，人之所以贵也，桀纣

处之则贱矣。是故曰：爵列，非贵也。今天下贵爵列而贱

德行，是贵甘棠而贱召伯也，亦反矣。夫德义也者，视之

弗见，听之弗闻，天地以正，万物以遍，无爵而贵，不禄而

尊也。

鹿驰走无顾，六马不能望其尘，所以及者，顾也。

土积成岳，则絒 楠豫章生焉瑏瑦。水积成川，则吞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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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生焉。夫学之积也，亦有所生也。

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光身者也。

［注释］

①“学不倦”四句：《文子·上仁》引老子曰：“学而不厌，所以治身也；教而

不倦，所以治民也。”其意是求知问学辛劳艰难而不觉厌倦，可以修炼

其身；谆谆教导而不觉厌倦，可以教化他人。

②茧：蚕蛹期的囊形保护物，可以从中抽丝用于纺织绸缎。

③腐蠹：《刘子·崇学》曰：“茧之不缫则素丝蠹于筐笼，人之不学则才智

腐于心胸”。腐，朽烂败坏。蠹，虫蛀败坏。

④缫：此处作动词用，指抽茧成丝。

⑤卞：地名，在今山东西南部。

⑥驵：马匹交易的经纪人。

⑦昆吾之金：昆吾地方所出产的铜。金，金属的统称。

⑧铢父：地名。

⑨史? ：春秋时卫国大夫，亦称史鱼。《孔子家语·困誓》曾载其“尸谏”

事，略云：卫蘧伯玉贤，而灵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鱼数谏

不从。病将卒。命其子曰：吾生而不能正君，则死无以成礼。我死，

汝置尸牖下。其子从之。灵公往吊，怪而问焉，其子以告。公鄂然

曰：是寡人之过也。于是进蘧伯玉而退彌子瑕。孔子闻之曰：史鱼死

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谓直乎！

瑏瑠貌：通“藐”，轻视。

瑏瑡檃括：也作檃栝。此指矫正曲木的工具。《荀子·性恶篇》：“故枸木必

将待檃栝蒸矫然后直。”《荀子·大略篇》：“乘舆之轮，太山之木也，示

诸檃栝。”

瑏瑢“亦可”句：汪继培云，“可”上疑脱“不”字。

瑏瑣《诗》：指《诗经·召南·甘棠》篇。

瑏瑤甘棠：植物名、即棠梨，也叫杜棠。

瑏瑥召伯：西周武王之臣，受封于召地，相传他有惠政于民，民皆颂其德。

瑏瑦絒 楠豫章：三种树木名。《墨子·公输》：“荆有长松、文梓、絒 、楠、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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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汉书·司马相如传》：“絒 楠豫章，桂椒木兰。”

［今译］

求学不觉厌倦，是为了能治理自己；教诲他人而不厌烦，

是为了能改化他人。蚕茧没有经过处理则会腐烂生虫，而被

抛弃不用；如果让女工从中抽出蚕丝，织成秀美的锦缎，那

么，天子也会穿着它上朝廷了。人的身体也像蚕茧一样，不

加修治则荒废知识、行为荒唐放荡，让有修养的贤智者把他

培养成经世有用之士，则天下诸侯都不敢不尊敬他了。所以

说，虽然子路是卞地的粗野之人，子贡是卫国的商贩，颜涿聚

本为盗贼，颛孙师本为买卖马匹的中介人，但他们经孔子教

诲后皆成了声名显赫之士。学习就好比磨刀。昆吾的铜，铢

父的锡，让吴越之地的能工巧匠铸造成剑，假如没有加以打

磨，就不能用来刺穿或砍断坚固之物。如果先用粗糙的磨石

磨，再用细密的磨石精磨，用它刺击便如毫无阻挡一般，锋利

无比。由此观之，经由砥砺磨练与未经磨练，则其结果相距

甚远啊。现今，人们只知道磨砺剑刃使之锋利，却不知磨砺

自身。所谓学习，就是对人自身的磨砺。

夫子说：“车辆只怕地面不坚固，而无法运行；舟船只怕

水不够深，而不能漂浮。有了舟车之类的器具，便将常人的

困难变成容易的事了。所谓道，就是将常人的困难变成容易

的事。”因此，曾子说：“父母爱护子女，其子女喜欢，所以不忘

父母的慈爱。父母讨厌子女，虽然子女有些恐惧，但不去责

怪父母。”那么父母的慈爱与厌弃就成其孝道而言，是无可选

择的。史? 说：“国君亲切而接近自己，应以谦逊的态度尊敬
他；国君轻视而疏远自己，应对他表示恭敬而无怨恨。”那么，

亲近与疏远，就成其忠诚而言，是无可选择的。孔子说：“在

自我矫正中自乐，矫正自己而不苛求他人，有才能而被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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